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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为母则刚? 从生物性母职到
社会性母职的建构过程探究

陆杰华，张宇昕

(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 要:在低生育水平的宏观背景下，我国现有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十分有限，其原因之一在于女性的生育

意愿并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因此，探讨当今女性的母职体验及其认知有着明显的应用价值。基于哺乳是女性正

式承担和认同母职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判断，以女性的哺乳实践为切入点，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 C

市中产双薪家庭新任妈妈的一孩哺乳和母职习得的考察发现，新任妈妈在哺乳时普遍遭遇了身体的不适与身份

的焦虑。尽管相信母职天生，但她们并没有因此牺牲自己的主体性，而是通过弱化生物性母职来追求孩子与自身

主体性相统一的新型母职。“为母则刚”不再要求母亲一味地为了孩子吃苦受累，而意味着母亲愿意为了自己和

孩子的未来而不断奋斗，努力使自身变得更强大。新型母职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支持，因此，下一步应促进

性别平等的就业，并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以消除新型母职所面临的结构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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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2020年

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 3。面对超低生育水平的现
状，我国将通过减轻家庭生育、养育以及教育的
成本来释放生育意愿［1］。然而，王广州等学者认
为，中国当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
果的原因之一，在于缺少与之相匹配的性别政
策，致使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加剧，育龄女
性在面临实现自身发展价值和完成家庭生育职
能的冲突时，很可能放弃多孩生育［2］。换言之，
尽管个体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得到了广泛普及，
但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女性被要求同时拥
有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双重身份［3］，并

由此承担了对自身和对子女的双重职责。母亲
身份引入的潜在张力是女性在选择是否生育时
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要提高生育意愿，首先
应考察当前女性对于母职的感知与实践。

母职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第二
波女性主义运动，是关于女性承担母亲角色与职
责的研究，自其诞生之初就伴随着对于母职生物
性和社会性的讨论以及压迫力和赋权力的争议。
母职对应的英文单词有两个，mothering 强调女性
成为母亲的现实过程与个人经验，motherhood 强
调女性成为母亲的社会规范与制度要求。在母
职研究的早期，女性主义集中批判了作为父权制
产物的母职，倡导女性争取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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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曾对母职生物性与社
会性的关系进行过分析，认为女性在生物意义上
的特殊生育职能造成了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的
性别分化和压迫［4］。贝蒂·弗里丹则指出，“幸
福的家庭主妇”被标榜为女性的人生目标，以烦
琐枯燥的家务劳动禁锢了她们的个人发展［5］。

与之同时，有研究进一步分析了母职的割裂: 一
方面，作为制度的母职是父权社会对母亲身份的
期待与规训，通过不断强调女性在生理上的特殊
力量以实现对其身心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作为
经验的母职则是女性自身的独特体验，她们从母
亲身份中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愉悦情感和发展潜
力［6］。而后，女性主义转向了对多元母职经验的
叙述，通过重现母亲的主体认知和感受，以探索
母职对于赋权和解放女性的可能性。例如，
Ｒuddick重新肯定了母性的实践及力量，认为母
性思维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对现实
的关注力与爱［7］。总之，母职研究的核心在于女

性是否可能实现作为母亲和自身的共同发展［4］。

女性如何在母亲的身份下实现自我，其背后
反映的是母职习得，即女性对于自己母亲身份的
期待和实践。陶艳兰认为，性别意识形态、职场
性别歧视与科学知识权威，共同形塑了城市女性
对于“妈妈的角色不可替代”的母职期待，她们通
过“身体在场”和“心理在场”，甚至“全家人母
职”的方式，来学习并努力成为一名“好妈妈”［8］。

沈奕斐则关注到了“辣妈”概念的泛化，认为辣妈
虽然呼吁女性要跳出传统“做回自己”，但其内核
仍然强调传统母亲的美德规范，且对女性的身材
外貌和事业成就提出了更加苛刻的要求，是男权
文化和消费文化对传统母职的重塑与强化［9］。

尽管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及其指导下的妇女运
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关于母职本身的生物性
与社会性之辩、母职对于女性的压迫力与赋权力
之争，却始终难有定论。事实上，生物性与社会
性的区隔是模糊的，压迫力和赋权力的边界是流
变的。作为个体的母亲，首先是感受到自己身体
的变化，进而才接受母亲的身份和职责，最终完
整体验到母职的多重面向。因此，只有从微观的
视角出发，体察每一位母亲承担母职时的切身经

历和感受，才有助于我们理解真实且复杂的母
职。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对母职的各种讨论，我们
常常听到对“为母则刚”的赞美，是说女性在成为
母亲之后，能够由母爱生发出意想不到的强大力
量，并甘愿为孩子吃苦受累。然而，母性本能并
非天生，母职也不是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和义
务［10］115，母职的习得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
适应过程。可见，“为母则刚”的标签无形间对母
亲施加了道德绑架，因其言下之意是母亲应当为
子女牺牲自我。那么，在当前社会对母职的主流
期待中，女性能否走出自我牺牲的母职困境?

笔者认为，哺乳期是女性母职正式形成的
标志性时期，因为哺乳不但意味着女性身体和
子女的紧密联结，还意味着女性开始以母亲身
份抚育作为独立个体的子女。然而，国内相关
研究发现母乳喂养给女性造成了诸多困扰: 母
乳不足时需要以不同方法追奶，母乳过量或喂
奶不及时会引发涨奶，严重时还会造成乳腺炎，

而缺乏喂养经验则可能导致乳头皲裂，夜间喂
奶会造成睡眠严重不足，为保证母乳营养安全
需要严苛的忌口，外出哺乳也要尽可能避免尴
尬［11－12］。一项调查显示，在哺乳过程中，有
31. 1%的妈妈出现过乳头皲裂，11. 9%经历过婴
儿吸奶不顺［12］。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指出哺乳
需要学习，并承认很多女性在哺乳初期会遭遇
困难［13］。然而，女性后天习得的哺乳却被视为
了母职的必然天性。许怡和刘亚认为，当前官
方及非官方的权威机构和医疗部门大力宣传
“母乳最优”的理念，将母乳喂养建构成了母爱
的重要部分。在科学话语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压
力下，一些妈妈为了实现母乳喂养而承受了过
度的身心劳损，甚至不敢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切
身需求，女性的身体俨然变成了“母亲的身
体”［11］，极大拓展了母职的外延。

鉴于对母职研究的理论反思和对女性母职
的现实关怀，笔者希望以哺乳的身体实践为切入
点，观察女性在哺乳期内所经历的全新的身体体
验，探究她们如何在社会规范的影响下解读自己
的身体感受，以及如何在哺乳过程中实践和定义
母职，分析从生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职的建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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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而找寻新型母职赋权女性的可能性。
二、研究设计
笔者将母职定义为对母亲的身份职责的期

望和规范，将母职习得定义为女性对自己所应承
担母职的自我期待和亲身实践。相较而言，母职
习得比母职实践增加了学习和认同的自我界定
过程。为便于问题的聚焦和分析，笔者将着眼于
哺乳期内的母职，并将其粗略划分为生物性母职
和社会性母职。其中，生物性母职指女性哺乳及
其相关的由生物性因素决定的抚育行为，社会性
母职则指女性在社会性因素影响下进行的抚育
行为。生物性母职强调女性的身体体验，社会性
母职强调女性的身份认同，二者相互交织，共同
形塑了女性对母职的认知与行为。

由于现实生活中对哺乳存在文化避讳，以往

关于哺乳的研究大多采取问卷分析或网络民族
志的研究方法，所得资料的内容相对单一且浮于
表面，较难深入了解女性真实的内心想法。因
此，笔者采取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资料收集，这
一方面可以缓和面对面访谈的尴尬，使受访者尽
可能敞开心扉自在表达，另一方面也能尽量深入
地推进话题，以便获取更丰厚翔实的可用资料。
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我们先通过滚雪球法抽取
了 8个居住在 C 市的双薪家庭( 以青年夫妻为家
庭关系主轴，且妻子正处于一孩哺乳期或哺乳期
后的三年内) ，再对其中的青年妈妈逐一进行访
谈①。在访谈方法上，笔者采用了个案深度访谈
法，基于拟定的访谈提纲，围绕个人家庭背景信
息、哺乳期的抚育行为以及母职习得三部分进行
访谈，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②

洪德棠 孟嬛 李逸烨 那辰 唐水川 姚茉 易枫灯 朱琳谷

年龄③ 30 32 32 32 32 34 32 30

职业内容 无业④ 财务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无业 交通规划设计 党政事务 大学教师 知识产权申报

个人收入
( 元 /月)

0 6000 15000 0 15000 7000 8000 5000

最高学历 二本硕士 一本本科 二本硕士 211本科 211硕士 二本硕士 985博士 二本硕士在读

宝宝月龄 2月 24月 2月 1月 7月 27月 38月 22月

家庭收入
( 万元 /年)

15 30 40 30 40 25 30 15

总体来看，本文的访谈对象均为居住在 C 市
的 30岁出头的高学历女性，她们的学历从本科
到博士不等，其间不乏有人生育子女后继续深
造。她们都有过自己的工作，其中一人曾在哺乳
期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有三人曾在哺乳期间处于
无业状态⑤，但她们都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有相对
明确的规划。她们的月收入集中在5000～ 15000
元，家庭年收入集中在 15 ～ 30 万元，基本属于城

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她们大多只育有一孩( 一人
育有两孩) ，其中既有尚未满月的婴儿，也有三岁
的幼童，由于受访时距哺乳期的时间长短不一，
受到记忆力的限制和后续事件的影响，她们对哺
乳情境与母职的解读也有所不同。为了分析的
有效性和一致性，笔者聚焦于女性对一孩的哺乳
实践，故而将她们统称为新任妈妈。哺乳期内的
育儿任务十分繁重，尤其对于城市双薪家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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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鉴于本文的目标是通过探讨哺乳期母职来理解当今女性的生育意愿，因此出于实际应用价值的考量选取青年新任妈妈( 正处于一
孩的哺乳期或哺乳期后的三年内) 作为访谈对象。
访谈对象均为化名。
年龄根据出生年月信息推测，为访谈对象接受访谈时的估算年龄，下文宝宝月龄同理。
笔者将半年及以上没有参加( 有劳动报酬的) 工作的状态视作无业。
1人因怀孕辞去工作，1人因结婚度假辞去工作，1人因毕业季怀孕放弃找工作。



言，无论是产假期间还是复工之后，三人的核心
家庭几乎无法自行运转。因此，大多数家庭都请
来祖辈帮忙或向育儿嫂寻求专业支持。

根据扎根理论的原则，深度访谈研究应坚持
访谈和分析的相互促进，访谈应为分析提供资料
信息，分析应为访谈提供方向指导，因此，本文的
分析过程贯穿于整个研究始末。在归纳和总结
的过程中，我们采用了编码和备忘录的方法。编
码是对访谈资料的初步归类与提炼，备忘录则是
对访谈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整合［14］。基于整理好
的访谈稿，笔者首先以关联式编码的方式梳理出
了抚育分工、生理痛苦、母职内容、身份接纳等关
键变量，进而以开放式编码的方式将关键变量的
资料信息进行表格汇总和比较分析，同时记录下
了对访谈内容和分析阶段的思考，尝试通过建立
选择式编码来探讨核心范畴的关系逻辑。布莱
恩·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提到，身体是社会关
系的表达和演绎，而“性别属性和性别个性必须
通过社会化为特定的角色和身份并被置于生理
技能中”［15］278。从生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职的建
构，亦是通过身体实践获得身份的过程。因此，

笔者将以身体和身份为核心视角，对新任妈妈的
哺乳实践与母职习得展开具体分析。

三、主要分析结果
( 一) 新任妈妈的哺乳体验与认知
身体是主体性存在的载体，现象学家梅洛·

庞蒂认为，人们透过身体去体验、感知和交流，形
成对他人与自我的认知［16］。女性的主体性是女
性对自身力量的肯定，也是女性追求独立自主、

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自觉意识和奋斗实践［17］。

生孩子意味着孩子从女性身体中分离出来，而哺
乳又维持了孩子和女性身体某种程度上的共存。

因此，女性的身体存在既可能面临他性的未知，

也包含了主体性的潜在可能。交织着他性和主
体性的特殊身体体验，引发了女性母亲身份和自
我身份的认同张力。

1. 身体体验: 他者进入的失语。从怀孕开
始，新任妈妈的身体便不再完全属于自己，她们
和孩子分享自己的身体，她们身体的种种变化也
逐渐以孩子的需求为导向。哺乳期内，妈妈和孩

子最亲密的连接方式就是哺乳。然而，哺乳并不
是每个妈妈天生具备的能力［10］114，新任妈妈需要
了解自己的体质特征、学习正确的喂养姿势，并
通过哺乳来获得母亲身份［6］2－3。即使新任妈妈
掌握了合适的哺乳技巧，哺乳仍然给其带来了全
新的生理体验，并往往伴随着多种不适。涨奶、

堵奶是妈妈最常遇到的问题，严重时可能引发乳
腺炎，为此她们需要定时吸奶以缓解症状; 夜里
每隔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奶，严重干扰了妈妈的睡
眠;为照顾孩子娇弱的肠胃，妈妈需要调整自己
的饮食习惯; 一旦喂养姿势不正确，将导致乳头
皲裂起泡，甚至产生血奶; 母乳喂养有时也导致
妈妈缺钙，或出现食指酸软的症状。

哺乳的话，因为每个人的乳头的状
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长，有些人是
短，那么我是属于短的那一类，所以说从
整个的喂养过程上来讲，其实挺辛苦的
是在于( 孩子) 他含不住。他含不住之
后就很容易喂养姿势不正确，所以就很
容易皲裂。如果这样持续喂养下去，就
会导致破皮、流血，那么他喝的奶就是血
奶。( 唐水川)

在此期间，除了哺乳带来的生理不适，妈妈
的身体也可能变得比平时更虚弱，同时她们还会
为了孩子的营养健康而主动规训自己的身体。

为了缓解母乳过多而出现的涨奶，李逸烨会在每
天凌晨 3点定好闹钟起来吸奶，因为一旦吸奶规
律被打乱将严重影响到她的日常作息。的确，生
理因素对于哺乳期女性的身体体验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但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能表达其独
特的身体体验。母性神话将母职的种种痛苦隐
藏在一个美好神圣的形象之内，扭曲了女性的真
实感受，抑制了女性的主体性发挥［18］163－231。新任
妈妈在哺乳中体验到了生理痛苦，但却将之视为
母亲的必修课。如姚茉在生育前就作好了各种
身体不适的心理准备:

因为生小孩之前，我都对自己有心
理建设，肯定我会遇到一些不适、不舒
服，所以即便我遇到这些东西之后，因为
提前有心理建设，我觉得就是一些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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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会有的东西。你之前都建设好了，

你觉得一些东西就是理所当然的，没有
觉得很难接受。比如说你哺乳也是有很
多压力的，( 会想) 怎么会有这些? 因为
之前早都建设好了，就觉得一切都是作
为一个母亲要承受和经历的，没有什么
好去值得我担忧或者是难受的，我觉得
自己本来就应该把它挺过去。( 姚茉)

新任妈妈在哺乳过程中主动忍受和适应了
生理不适，有时甚至反过来用身体体验的痛苦证
明自己母亲身份的合格。此时，社会规范将哺乳
的偶然后果视为母职的必然条件，新任妈妈要么
内化了这种母职期待，要么在强大的他人压力下
保持沉默。

2. 哺乳认知:他者身份的焦虑。哺乳不仅是
一次前所未有的生理挑战，同时也是对新任妈妈
的心理考验。她们在哺乳期的身体体验本就不
同，对其认知和解读亦有差别。首先，哺乳只是
新任妈妈生活中的一部分，当其与个人行动、工
作安排、代际关系、消费支出等生活面向交织在
一起时，很容易产生张力。姚茉就曾笑称孩子为
“吸血鬼”，不断向自己和家人索取金钱、时间和
精力。而更为重要的是，新任妈妈缺少喂养孩子
的经验，面对孩子哭闹常常不知道如何应对。哺
乳过程中充满了未知与不确定，这给新任妈妈增
添了不少焦虑。

前 1～3个月会( 有负面情绪) ，因为
你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就
像来了一个炸弹一样，把你的生活搞得
一地鸡毛。小朋友又哭又闹，你又不知
道他到底为什么，就是摸不准需求，你自
己也没办法休息，然后身体上又不适。

反正诸多的问题，其实你会蛮崩溃的，但
是习惯了就好了。( 唐水川)

身体在遭遇他者时更能清醒地认识自身存
在［15］49。当妈妈的身体不再完全受控于自己，事
事时时需要为孩子打算时，她们对自身痛苦的体
验就更加敏感，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消极情绪。但
在一个家庭里，孩子的需求常常优先于妈妈的感
受，“母亲们从怀孕开始就被劝说要优化孩子生

活的各个方面，为减小对孩子任何的潜在伤害随
时准备牺牲自身利益”［19］。如朱琳谷谈到自己
因为母乳量太少而被家人逼迫进食的经历:

其实那段时间我差点抑郁了，我觉
得孩子生了之后已经够痛苦了，然后生
出来还要被逼着喂奶。其实我自己是不
想喂奶的，但是他们又说必须要喂奶，母
乳吃了对身体健康，然后吃奶粉不好啊
什么之类的……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食
欲的人，不想吃那么多，我就想吃一点清
粥啊，喝点小米粥补气血就行了。不想
吃那么多，但是又被逼得吃那么多，那段
时间就是真的很郁闷嘛，然后把自己的
心情搞得很糟糕，就是因为没有奶，还哭
了好几次。( 朱琳谷)

她认为，自己当时刚生下孩子，身体虚弱、思
想也薄弱，“感觉脑袋也变得不那么灵光了”，别
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放到现在来看，她会认为
自己的人权受到了侵犯，“没有奶就非要逼着自
己也去产奶吗? 我又不是奶牛”。当外在身份压
抑了内在自我，新任妈妈的身体就变成了身份实
践的工具。

母亲作为一种他者身份，蕴含着极大的复杂
性和不确定性。一方面，新任妈妈自身确实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她们要在忍受身体不适的同时不
断学习母职; 而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对母亲身份提
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即女性为了孩子可以不惜损
害自身。内外身心的多重压力下，新任妈妈常常担
心自己照顾不好孩子。如果孩子的需求得不到及
时的完全满足，或者为了孩子牺牲掉自己的需求，

她们就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否定。此时，对母亲的
新认同意味着自我认同的部分舍弃［20］，新任妈妈
在哺乳期的消极情绪也是女性在母亲这一他者身
份的实践中感受到的迷茫和焦虑。

( 二) 为母则“刚”: 新型母职的自我建构
我有时候看我没结婚、没生孩子之

前的样子，我觉得离我很远，就感觉是自
己的前世，那种日子回想起来好远哟，我
觉得好像过了十年、二十年那么久，那种
感觉。其实才过两年不到。( 孟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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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当妈妈的生活，孟嬛认为自己发生了
“质变”。这种质变带有鲜明的角色特征，是母职
习得过程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中国是一个奉行
“家本位”文化的社会，孩子是家族延续的根本。

所有家庭成员的付出以整个家庭的发展为目标，

关键就在于子代的成长成才。传统社会里，妈妈
通常扮演着生理性抚育的角色［21］; 而在社会现代
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利益格局仍以男性为中
心，于是教育也被归为妈妈的责任［22］。新任妈妈
认为，哺乳期内母亲最重要的职责是保证孩子的
健康成长。一方面体现在生理上，即照顾好孩子
的吃喝拉撒，尤其是保障孩子的营养摄入; 另一
方面则体现在精神上，要给予孩子充分的陪伴和
安全感，最好能言传身教，向孩子传递正确的三
观。从单纯的母乳喂养到给予孩子其他方面的
照料，也是从生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职的过
渡———因为只有哺乳必须由妈妈完成，其他抚育
任务则可以由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而接受过高
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大多认同性别平等的家庭分
工，那么，她们为什么仍愿意更多地承担生物性
母职之外的职责?

1. 母职天生，但并非无私牺牲。生物性母职
的形成是由于妈妈和孩子天然的生理联结，是怀
胎、分娩、哺乳的必然需要。因此，不论是理论研
究还是社会规范，都承认母职的天然性，进而合
理化了母亲的付出乃至牺牲。而女性主义的母
职研究大多对“母职天生”的观点持批判态度。
Thurer认为母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不同时代
的好妈妈有着不同的标准［23］;艾德丽安·里奇则
指出制度性母职压抑了女性自身发展的潜能，父
权社会将女性的自主性扼杀在了母亲身份的天
然窠臼之中［6］5。这些研究意在为女性争取行动
自主性，却把具有传统牺牲意涵的结构性母职当
作论证前提。但是，母职天生并不代表牺牲的理
所当然，解放女性也并非要彻底革除母职，因为
生物性母职不可能完全剥离。现实生活中，尽管
有新任妈妈坦然承认母职天生，但却不会将之等
同于个体的无私牺牲。

女孩就是从你小孩生出来的那一瞬
间，其实你对于妈妈的角色的转换是比

爸爸来得快的，因为你怀胎的 10月亲身
感受到了他的胎动，而且他刚生下来的
时候需要你的喂养，所以说你对这方面
的认知和角色转换都是立马的。所以说
你会天生地就有那种照顾他、爱他的那
种情感上的冲动……

但是为什么我说不要把妈妈这个职
责看得太重，是因为你要做 70%的妈妈，

你也要做 30%的自己，因为你把你所有
的时间都耗在他的身上的话，你会觉得你
再也不像你自己了……所以我说为什么
不要把妈妈绑架得太严重，就是因为这样
的话你才能开心地陪着宝贝一起成长。

你抑郁了的话，其实会把很多的负面情绪
带给他。所以说，怎么开心怎么来，你尽
职责这个事情其实不用太多去考虑，因为
你天生就会了。(唐水川)

由此，新任妈妈在坦然接受生物性母职的同
时，也消解了传统语境中母职所包含的必然牺牲
之义。为母则刚的天生母爱仍然可以从新任妈
妈的实践中表露出来，但其中的“刚”不再意味着
母亲的一味付出和忍受，母亲身份不再与女性的
主体性截然对立，现代女性也开始在母职实践中
主动寻找主体性的可能表达。

2. 技术进步，生物性母职弱化。一方面，新
任妈妈承认生物性母职的天然性，另一方面，她
们也会削减生物性母职带来的过多负担。在追
求婴儿利益和人口健康的目标下，现代科学话语
倡导母乳喂养，传统社会规范也进一步强化母乳
喂养的道德合法性，最终形成了一套“母乳最优”

的哺育伦理，却加剧了对女性的母职压迫［19］。哺
乳极大限制了妈妈的行动自主性，亲喂母乳不仅
给新任妈妈带来了消极的身体体验，还影响到了
妈妈的作息规律和出行自由。在此情况下，吸奶
成为了许多新任妈妈的选择，她们先用吸奶器吸
出奶水并冷藏保鲜，待需要时再用奶瓶给孩子喂
奶。吸奶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将妈妈从频繁且
辛苦的哺乳中解放出来，但妈妈仍然需要定时吸
奶以缓解涨奶的疼痛，而要想完全摆脱哺乳带来
的一系列的痛苦，断母乳换奶粉几乎是唯一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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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相较于吸奶，奶粉能省去吸奶和温奶的麻
烦; 而对于部分母乳不足的妈妈，奶粉则是最好
的替代品。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奶粉中的
营养元素已达到了较高标准，基本能满足孩子的
生长发育需求。

但是，身体的社会意义对于人们的自我认同
发挥着重要作用［15］120。当新任妈妈没有一如既
往践行生物性母职时，她们的内心也会产生道德
上的愧疚感，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好。此时，她们
往往会通过践行社会性母职来对孩子作出相应
补偿。易枫灯在自己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尝试过
多种方式催乳，但母乳量远不能满足孩子的生长
需求，于是她早早选择了奶粉喂养。放弃哺乳的
易枫灯不自觉地对孩子格外宠爱，在精神方面尽
可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当孩子对自己既没有生
理依赖，也缺少精神依恋时，易枫灯会对自己的
母职产生困惑，甚至因为孩子更亲近育儿嫂而
吃醋。

虽然生物性母职的弱化未必是所有新任妈
妈的主动选择，但她们却由此实现了身体体验方
式的重大转变，挑战了传统男性话语的叙事逻
辑———成为妈妈不一定要留下多么深刻的身体
印记，身份的内涵与价值可以通过新的方式达
成。当女性拒绝承担身体的过度牺牲、尝试拓展
作为母亲受限的生活内容时，这意味着父权制偷
窃女性身体和自我的秘密也正逐渐被揭
开［6］302－304。换言之，以孩子为目的的他性身体感
知被削弱，女性内在的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于
是，为母则刚的意义也要到新的社会性母职中
找寻。

3.“开心妈妈”，重释社会性母职。无论如
何，在削减生物性母职的过程中，社会性母职也
正重新被新任妈妈所定义，她们不再把所有照顾
孩子的责任归结到母亲一人身上。她们意识到
在母亲的身份之外也有不能替代的个人价值，并
且自身的独特价值应当得到尊重和被允许实现。

我觉得我的父母也是花了很多时间
来教育我、培养我，我的人生不应该是生
了小孩之后就没有自己的。( 那辰)

我们( 夫妻) 可能在寻求一种平衡，

一种对他 ( 孩子) 的责任和对我们自己
责任的那种平衡。( 易枫灯)

随着个体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女性在家
庭中的地位逐渐崛起，从“为他人而活”转变为
“为自己而活”［24］。当哺乳以外的抚育行为不再
被仅仅视为母职的一部分时，新任妈妈就可以向
家庭成员或专业人士寻求支持，她们也被赋予了
相应的时间和自由去追求母职以外的个人价值。

易枫灯在第一个孩子的哺乳期内完成了自己的
博士毕业论文，同时也尽可能多地参与到了亲子
互动中，而这离不开育儿嫂的专业帮助。

理想情况下，新任妈妈会同时追求实现个人
价值和承担母职责任，她们认为做好自己也是母
职的重要内涵。一方面，妈妈以身作则可以给孩
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另一方面，妈妈的个人发展
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只有自己足
够强大了，才能让孩子过得更好; 而孩子提出更
高需求时，自己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去奋斗。因
此，做一个优秀的人和做一个好妈妈是相辅相成
的———新型母职就是一个同时爱护自身和孩子
的妈妈、一个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开心妈妈”。她
们的确因为成为母亲而变得更强大，但此时的为
母则刚不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为了自己和孩子
不断努力奋斗。

我觉得有小孩之后不应该抑郁，我
是反的。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应
该是更好……如果我都不好了，他不是
更糟糕吗? 我生他的目的就是因为我想
他更好，我想我自己更好。

因为现代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很多女性，她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很
重要的位置，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只有自
己好才能让别人好。一味的牺牲付出只
会是两败俱伤或是多败俱伤……所以说
小孩他成长的过程也是我成长的一个关
键的过程，要把握好他成长的这几年和
他共同成长。( 姚茉)

然而，现实中的“开心妈妈”并不常见。更多
的情况是，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新任妈妈很难
兼顾好自身和孩子，注重自身发展的妈妈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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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对孩子的亏欠。在强调个体的现代社会
中，自我已经成为了一种强迫和义务［25］51 ; 而随着
中国的现代化变迁，家庭资源呈现出向子代倾斜
的趋势［26］。于是，女性既要做好自我，又要顾好
孩子。这甚至已不再是单纯的女性议题，而是社
会对两性所共有的要求———既要做合格的家长，

又要做辛勤的劳动者。在社会没有提供充分的
公共政策支持时，工作—家庭两难困境所引致的
新风险仍然由个体承担［27］。此时，李逸烨清醒地
认识到了个人力量的有限性，只求做好力所能及
之事，拒绝“完美妈妈”的角色期待。

不要求自己去做一个完美的妈妈，

因为我也做不到完美，相当于又放过了
自己。我可能一路上去探索也会有很多
错误，那能怎么办? 肯定会有，我就承认
和接受。之前因为你又想做好工作的角
色，又想做好妈妈这个角色，然后又希望
做好这个家里面其他的，比如说以后父
母老了你要照顾，然后作为人家的伴侣
的角色，就是想太多了，都想做好，然后
又觉得时间这么分散，就会焦虑。后来
就觉得说做不好也没啥。( 李逸烨)

尽管前路漫漫，但现代女性已经重新定义了
母职，破除了盲目牺牲的意涵，赋予了自我发展的
潜能。新型母职概念下，女性成为自己身体的主
宰，掌控着自己不曾预知的强大力量［6］360。此时，

母亲作为一个他者身份，仅仅被视为主体身份的一
个重要面向而非唯一宿命。女性由顺从他人的无
私献身到自我决定的有限付出，实现了他性与主体
性的完美融合，消除了母职与自我的极化对立。在
习得社会性母职的过程中，新任妈妈意识到孩子之
外的自身感受和自我发展同样十分重要，于是逐渐
消解了最初迷失于他者身份时的焦虑，并重新回到
主体身份中尽力做好母职。新的逻辑下，为母则刚
的“刚”，也从母亲为了孩子而吃苦受累，变成了母
亲为了自己和孩子过得更好而不断奋斗努力，并使
自己最终强大起来。

四、结论与讨论
( 一) 主要结论
笔者通过对 8 位居住在 C 市的中产双薪家

庭的新任妈妈的访谈，考察了她们对一孩的哺
乳实践和母职习得。哺乳是生物性母职的核心
内容，新任妈妈在哺乳时普遍经历了身体的不
适和身份的焦虑。由于与孩子存在生理上的天
然联结，新任妈妈相信母职天生，但她们并没有
将此等同于牺牲的必然。许多新任妈妈弱化了
生物性母职，主动追求孩子成长与自身发展相
统一的新型社会性母职，尝试在外部条件的支
持下成为“开心妈妈”，以实现他性和主体性的
有机结合。

一方面，哺乳是新任妈妈将身体与孩子分享
的体验，也是她们建立身份认同的过程。新任妈
妈在母乳喂养的过程中大多体验到了生理上的
不适或痛苦: 母乳过量可能引发涨奶和乳腺炎，

喂养姿势不正确将造成乳头皲裂和血奶; 喂夜奶
和忌口是妈妈在哺乳期的应尽之责，规训身体也
成为一种母职策略。同时，新任妈妈也在哺乳期
经历了母亲身份的焦虑:她们面对第一次抚育孩
子的细碎烦琐和未知不定，孩子的需求常常盖过
了自己。但正是通过哺乳实践，新任妈妈首先获
得了生物性母职，并在不断摸索与反思中逐步习
得了社会性母职。

另一方面，随着性别平等和个体权利受到广
泛认可，社会性母职正经历着一轮新的建构。通
常情况下，新任妈妈将哺乳期母职定义为保证孩
子健康成长，一是照顾其生理上的饮食起居，二
是为其提供精神上的陪伴教育。新任妈妈承认
生物性母职的天然性，却否认其盲目牺牲的传统
意涵。随着技术的进步，新任妈妈通过采用吸奶
或奶粉替代母乳等方式，削弱了生物性母职对女
性的过度捆绑和压迫，同时也通过践行新的社会
性母职来弥补生物性母职的空缺。新型母职承
认女性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妈妈和孩子的共同成
长。于是，新任妈妈将一部分抚育职责交予家庭
内的其他成员或聘请专业人士，在可支配的自由
时间内积极追求自身的发展，努力成为一名“开
心妈妈”。

总之，当主体性得到彰显时，新任妈妈会在保
持相对舒适的身体状态下满足孩子的需求，即使母
职的身体知觉弱化，她们仍然可以主动地通过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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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来定义母亲的身份内涵及其独特意义。可见，
社会性母职的建构不总是一种消极的禁锢，还将成
为女性自我解放的潜在可能，关键在于女性是否拥
有为母职发声和行动的自由权利。

( 二) 相关政策性讨论
哺乳是妈妈身体遭遇他者的体验，是身份认

同和母职习得的重要环节。随着现代社会的技
术进步和个体化发展，从生物性母职到社会性母
职的拓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现代女性认识到
了自己在母亲的身份之外还存在着多维度的扩
展可能性［6］360，因此，她们正尝试建构一种新型母
职，使得他性和主体性在身体和身份层面都能融
合到一起。她们不仅能获得独一无二的母亲体
验，还能在同时追求闪闪发光的自我，为母则
“刚”的意义也得到了重新阐释，即妈妈可以因为
对孩子的爱而强大自身。但不容忽视的是，新型
母职的成功实践还需要多方面条件的支持，以为
女性分担抚育子女的身心压力。事实上，女性之
所以面临母职和个人发展的张力，正是由于快速
发展的现代社会抛出了一个结构性难题: 社会的
经济发展既需要完美的家长来培育未来的劳动
力，也需要完美的劳动者直接进行财富创造［3］，
但是却没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助，个体只能通

过放弃一方或加倍付出来填补缺口。
因此，要真正赋予女性定义母职的自主权利，

就要给予其充分的社会支持。在生育水平偏低与
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背景下，只有优化公共资源的配
置并加大投入，才能在社会层面上化解个体所承受
的结构性压力。首先，为了消除女性职业发展中面
临的“母职惩罚”，政府应在督促企业平等用工的
同时承担部分成本，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并扩大其覆
盖范围和享受时长，鼓励并支持企事业单位建立托
育机构［28］，以此促进就业领域性别平等。其次，在
家庭支持方面，可设立专门机构，借鉴灵活化产假
和陪产假制度的国际经验，促进性别平等的亲职参
与［29］和个人发展，在家庭私人领域提供充分的育
儿支持。最后，在公共服务方面，应加大对公共母
婴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健全社会托育服务体
系，将部分育儿责任转移到社会公共领域。这些举
措不仅有利于保护女性权益、建构新型母职，还能
极大缓解家庭育儿负担，促进社会生育水平的提
升。因为只有女性的母职选择和自身价值得到充
分尊重，建立起工作—家庭的平衡机制，才能促进
个体幸福和家庭发展，从而推动真正的社会进步和
人口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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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 Mother Is Meant to Be Tough?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from Biological Mothering to Social Motherhood

LU Jie-hua，ZHANG Yu-xin
(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low fertility level，the effect of the current fertility policy in China is
very limited．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women’s desire for fertility has not been fully released．Therefore，it is
of practical value to discuss the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of motherhood．Based on the judgment that breast-
feeding is an important symbol for women to formally assume and identify with motherhood，this paper takes
women’s breastfeeding practice as a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ith in-depth
interview，to investigate the breastfeeding practice and motherhood acquisition of newly turned mothers in mid-
dle-class double-income families in City C． The results turn out that new mothers experience physical
discomfort and identity anxiety while breastfeeding．Although new mothers believe mothering is natural，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subjectivity as a result．By weakening biological mothering，they pursue a new motherhood
combing their own subjectivity with their children’s demand．Being a mother is no longer meant to always en-
dure hardship for her children，but means that a mother is willing to constantly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herself
and her children，and strive to make herself stronger．The achievement of new motherhood depends on relevant
social support．Therefore，we shoul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and also provide general family
support，to remove structural obstacles on the way to new motherhood．
Key words: breastfeeding; biological mothering; social motherhood;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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